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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鸡蛋金贵，庄户
人家养的几只鸡，被戏称为

“鸡屁股银行”，下了蛋要攒起
来到代销点换取生活必需品。

要想每个人都能吃上几
个鸡蛋，那就要等到每年过端
午节。这天吃早饭时，几乎家
家户户都喝“胡黍米汤（高粱
米粥）”，每人会分得两个鸡
蛋。如果再分到一个咸鸭蛋，
那暗红色、流着油的蛋黄，会
让孩子们兴奋地大呼小叫，在
同伴群里炫耀好多天。

能放开肚子吃鸡蛋的，
只有坐月子的女人。如果娘
家条件好，兄弟姐妹多一些，
女人这个时间就会收到好多
鸡蛋。在老家，通常情况下，
是由婆婆伺候儿媳妇坐月
子，一日三餐吃鸡蛋喝小米
粥，一个月下来，媳妇会吃得
白白胖胖。

生活困难的家庭就不行
了，记得我们村有个妇女，生
孩子前，她丈夫拍着胸脯承
诺，如果生个男孩，头拱地
也要保证让她吃上两把（每
把10个）鸡蛋。

除此以外，想吃鸡蛋就
不容易了。按照我们家乡的
习俗，还有几种特殊情况下
可以吃上鸡蛋。

女人生了孩子，丈夫要
到丈母娘家里去“打喜”，就
是报喜。丈母娘家要给女婿
准备99个红皮鸡蛋，那是让
他带回去分赠至亲好友的。
女婿返程的时候，丈母娘还
要在他的衣兜里放上两个鸡
蛋，并嘱咐他，在返回的路
中，选一个视野开阔的高坡
把这两个鸡蛋吃了。这预示
着出生的孩子会步步走高，
前途一片光明。

记得我两个孩子出生
时，到丈母娘家“打喜”，都是
回程时在“鹰嘴石”下的高坡
上吃的那两个鸡蛋。当时心
里默默期盼，孩子长大后能
像雄鹰一样，在高高的蓝天
上自由翱翔，飞到更远的地
方，别像我一样一辈子窝在
山沟里。

我们小时候上学时，家
乡还有个吃“好书饭”的规
矩。我的祖辈大多是文盲，
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都希
望自家孩子能通过上学读书
改变命运，吃“好书饭”的规
矩便一辈辈传了下来。

每年春节后开学的第一
天，妈妈做早饭的时候，都要
在锅里煮两个鸡蛋。与此
同时，还要把过年留下的大
饽饽从两边各切下一块“耳
朵（边）”，放进锅里熥熟。
孩子咬一口大饽饽耳朵，再
咬一口鸡蛋，妈妈就会在一
旁拍着手念叨两句：“饽饽
耳朵就鸡蛋，又会打（算盘）
来又会算。”

还有一种吃鸡蛋的习
俗，是针对上了年纪的老人

的。老辈人常说，人活过一
个甲子就算“够本”了，再想
长寿就得闯过66岁、73岁和
84岁这三道坎。这几个关口
都由阎王老爷掌控着，轻易
不会放行。不过，也有对付
阎王老爷的办法：那就是，父
母66岁生日时，闺女拿上一
刀肉送回家，阎王老爷把肉
吃了，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放其父母一马。

73岁生日时，闺女要给
父母送一条活鲤鱼。鲤鱼很
能跳高，能跳过龙门。吃了
活鲤鱼猛地一蹿，就能蹿过
这个关口。84 岁生日的前
一天晚上，闺女要亲自煮两
个鸡蛋，悄悄拿到打麦场
上，滚上几个滚，再带回家
中，让老人躲在门后吃掉。
以此寓意老人在神不知鬼
不觉的情况下，骨碌碌地滚
过了这道关口。这些说法
虽然没有科学道理，却充满
了趣味性，也是人们对健康
长寿的美好期盼。

你肯定想不到，还有一
个吃鸡蛋的规矩，居然和清
明节后的天气有关。

早年间，民间习俗有“清
明不停雪，牛马都要歇”的说
法。意思就是，如果过了清
明节天还降雪，就是多灾多
难的征兆，连牛马都没有了
用途，粮食肯定歉收，老百姓
要受苦受难了。为了消灾免
难，一些相对应的套路便流
行开来。记得我6岁那年，清
明节后的一场大雪，足足下
了5厘米厚，把家门口那棵开
满枝头的杏花都冻掉了。邻
居二奶奶就过来告诉我妈一
个“规矩”，若要保佑一家人
平安无事，要用雪水煮鸡蛋，
吃了鸡蛋把蛋壳搓碎后扔到
雪地里，灾祸不幸也就随着
融化的雪水“滚蛋”了。

在我的心目中，最好的
吃鸡蛋习俗莫过于“女婿迈
进腿，鸡蛋堵住嘴”了。刚结
婚那阵子，每年会回丈母娘
家四五次。每次回去，丈母
娘会做满满一大碗荷包鸡
蛋，还会拌一勺白糖，我每每
都吃得饱嗝连连。应了那句
顺口溜：“丈人门前过一过，
三天不挨饿。”

不知不觉间，鸡蛋成了
老百姓餐桌上的家常便饭，
再也不是什么稀罕物品。女
人坐月子也不只吃鸡蛋喝米
汤了，什么高级补品都有。
条件再好一些的，还会住进

“月子中心”，由专门的营养
师来调配饮食。

尽管这样，在我们乡间，
这些吃鸡蛋祈福祛灾的习
俗，始终还在“40后”“50后”
老人中间传承着。我们也都
是“古稀”甚至“耄耋”的老人
了，与这些习俗相伴了一辈
子，相信它会给我们的日子
增添欢乐、平安。

一
我们“40后”，小时候没玩

过什么正经玩具，弹杏核、摔
娃娃啥的游戏玩久了枯燥无
味。有一天上学，一个同学手
里提着一个上面剪了些小孔
的小纸盒，里面居然装了一只
麻雀！那天中午放学后，我们
几个好奇的小男生顾不得回
家吃饭，争先恐后地去看那养
在纸盒里的麻雀。

纸盒打开后，我们看到了
一只可爱的小麻雀，头、背部
及翅膀上长着顺滑的褐色羽
毛，羽毛上有序地分布着黑色
的斑点和白色的线条。从嘴
巴到肚子都是淡淡的灰白色
短羽毛。小麻雀眨巴着它那
双亮晶晶的小圆眼睛，温顺得
像个懂事的小孩子。小麻雀
不停地发出清脆悦耳的叫
声。我们几个同学见它长得
可爱，顺口给它起了个名字叫

“小白”，不断地唤着它，想让
它吃放在小盅里泡好的小米，
可是它连看也没看一眼。

只见“小白”奋力扑腾着翅
膀，看样子是想飞走。但它是
飞不走的，我们已在它的一条
小细腿上绑了一根一尺多长的
线绳，线绳的另一端系在纸盒
上。闹腾了一阵子，“小白”不
再扑腾了，它可能彻底失望，疲
惫不堪地倒在纸盒里。

第二天上学，我们问那位
同学：“怎么没带‘小白’来
啊？”同学沮丧地说：“小白”一
天一宿不吃不喝，今早上就死
了。大家都很伤心，一起抱怨
那个同学没用心、不会养。可
是，谁也说不出来该怎么养。

二
我非常喜欢漂亮而温顺

的“小白”，心里想，我若有一
只小麻雀该多好呀？机会终
于来啦，一天晚上，我家电路
保险丝烧断了，爸爸让我给他
照着手电，他踏着凳子接保险
丝。当我打开手电时，发现固
定在过道的顶棚上，从电表出
来通向院子里的两根平行电
线上，正睡着两只麻雀。我和
爸爸的说话声，并没有惊扰它
们，两只麻雀依然在安睡。

爸爸把保险丝接好后回
屋了，我回到我的小屋里却怎
么也睡不着，心里惦记着那两
只麻雀，想趁晚上把那两只麻
雀捉回来，我一定仔细耐心地
好好饲养它们。

我悄悄地回到过道里，踏
上板凳摸着黑捉麻雀。手刚
触摸到麻雀那柔软的身体，两
只麻雀就机灵地疾速飞进了
漆黑的夜空。

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

了爸爸，他批评我说：有出息
的人哪有玩鸟的？过去只有
那些无所事事的懒人、闲人，
整天提着个鸟笼子满街串
游。爸爸继续说，麻雀好像有
自己的语言，它会把“这里不
安全”告诉附近所有的麻雀，
麻雀就再也不会在咱家过道
里的电线上过夜了！

我对爸爸的话半信半疑，
观察了好长一段时间，确实再
也没见到麻雀来我家过道里
过夜。

爸爸的批评，并没有打消
我想养麻雀的欲望。到学校
后，我把“夜捉麻雀”的事情讲
给同学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你家过道里那两只麻雀即使被
你捉到了，你也养不活。麻雀
喜欢自由飞翔，乐意聚集，你看
麻雀飞起来就是一片，落下来
满地都是。而且，麻雀性情太
刚烈，一旦被人类捉到，就会
不吃不喝、拼命挣扎直到累饿
而死。若是一只刚出生还没
长羽毛的小肉蛋，就比较好饲
养了，而且它会一直顺从地长
到成鸟。

三
不久，我在放学路上有了

一个重大发现：北马路东段正
在拓宽道路，工人们要锯掉三
棵比墙头还高的杨树，其中一
棵树上有一个麻雀窝。

我猜，成年麻雀肯定要逃
生，肯定没有能力带走它幼小
的儿女。那个窝还在，说不定
里面还有麻雀蛋或不会飞的
雏鸟。但是，如果把杨树顺
着马路锯倒，麻雀窝肯定会
摔得粉碎，窝里若有麻雀蛋
或小麻雀也必将难逃厄运。
想到这里，我大着胆子走向
前去，恭恭敬敬地给那个领
头的高个子工人敬了个队
礼，恳请他爬上墙头，先看看
杨树上那个麻雀窝里是否还
有麻雀蛋或不会飞的雏鸟，
等把它们救出来后再锯倒杨
树。工人见我戴着红领巾和
两条红杠的臂章（少先队中队
干部的袖标），很痛快地爬上
墙头，从麻雀窝里救出四只刚
出生的小麻雀。他告诉我，窝
里没有鸟蛋了。他给了我一
只雏鸟，让我细心点，一定要
把麻雀养活！

我迅速从本子上撕下两
张纸，用纸包着小肉蛋麻雀，急
三火四地跑回家，找了一个小
纸盒和一些旧棉花，小心翼翼
地把小麻雀放在棉花上，还给
它准备了泡好的小米和水。

奶奶看到后告诉我，它太
小了，只能吃小虫子，过些日
子长大点了，才能掺和着小虫

子吃点小米。于是，我到离家
较近的大海阳农业合作社的
菜地里去捉大蚂蚁、小螳螂、
小蚂蚱和一些我叫不上名字
的小虫子，装进小瓶子拿回家
喂小麻雀。

小麻雀的脖子虽然还挺
不住它那可怜的小脑袋，但黄
色的小嘴却张得很大，大口大
口地吃着我喂它的小虫子。
几天后，我把一些嫩菜叶和泡
好的小米撒在地上，小麻雀蹦
来蹦去一下一下地啄着吃，吃
得挺欢。我把这只小生灵当
成朋友，给它起了个名字叫

“小朋友”。
在我的精心饲养下，“小

朋友”长得很快，十来天时间，
除翅膀外，其他羽毛已基本长
齐。又过了些日子，翅膀已经
能覆盖整个身体了。又过了十
来天，“小朋友”能叽叽喳喳地
叫着，在屋里短距离飞翔了。
每当听到它那清脆的叫声，我
总觉得它是在欢乐地歌唱。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星期
天，我关着门在家里看我的

“小朋友”练飞翔。突然，它一
头撞在炕前的玻璃窗上，然后
跌落在炕上。我急忙跳到炕
上，左手托起“小朋友”，右手
轻轻地抚摸着它可爱的小脑
袋。我想它一定是把窗户误
认为是一条通向外面世界的
通道，想回归大自然。

等到“小朋友”转危为安，
我怀着难舍难分的心情走到
门口，用两只手轻轻地把它捧
在胸前，恋恋不舍地双手向空
中一扬，目送着已日渐成年的
小麻雀，飞向了蔚蓝的天空。
那片蓝天本来就属于它，海阔
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四
如今，每当听到麻雀的叫

声，我总是习惯性地抬头瞅向
天空。

在我心中，始终挂念可爱
的“小朋友”：我曾在睡梦中见
过它，我告诉它，现在人类的
环保和生态意识比以前大有
提高，再也没有小学生把麻雀
当玩具了，“小白”的悲剧永远
不会重演。

我明知麻雀的自然寿命
只有三五年，受外部因素影
响，能活到五年的非常罕见。
但我曾养过的那只可爱的“小
朋友”，却始终快乐地跳跃在
我的心田。我多么希望看到
它与伙伴们一起捉虫、一起唱
歌；或呼啦啦一片飞过麦田，
站在电线上，像五线谱上的音
符一样。

人和这些小生命，本来就
应该这样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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